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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

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 1977

年恢复高考，给国家带来巨变。这种喜悦仅仅持续了两三年

，之后，高考在“文革”前已经暴露的矛盾，考分单一标准

选拔、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都再次凸显。 事实上，在作出

恢复高考的决策时，邓小平同时说的一句话，是“要认真研

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展现

了站在时代前端的伟人的预见性。 据教育部考试中心老主任

杨学为回忆，在短暂的“改进还是改革”的争议之后，

从1981年开始，教育部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高考要继续“改

革”的字样。 此后，经过几年酝酿，以高考标准化改革为发

端，中国的高考制度，进行了长达30年的探索求变。 在回顾

这一进程的时候，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总结：和

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

革往往历经反复，走过的是比较曲折的路。 细节层次的高考

时间调整，被普遍认为是高考更加人本的努力，标准化、网

上录取、网上阅卷，都是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也基本上

都赢得欢声一片。但改革一旦涉及高考次数、科目、内容、

招生考试主体，争议和反复就会比较集中。 广西的“二次高

考”尝试，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 2002年，广西实行本、

专科高考在时间和试题上的彻底分离，本科考完后再考专科

。当年7月，本科高考结束后，9月，9万多名学生投入了专科



高考，其中不少是一年之内两次高考。 这项旨在改变“一张

试卷从北大清华考到高职高专”、给考生和学校更多选择的

分层考试改革，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却在实践中遭遇阻滞

。 2003年广西两会，11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取消这项改革。

他们在参考了不少群众“呼声”后，开列了二次高考增加考

生备考负担和心理压力等“劳民伤财”的五大罪状。 2003年

，“二次高考”模式调整，本、专科高考采用了套题方式，

必考科目同时同题考，选考科目不同试题不同时间考；2004

年再调，本、专科所有科目同时同题考，但标准分分开转化

；2005年，本、专科统考合一，使用同一分数录取。 至此，

广西高考全面复辟。 对这次分层考试的试水，评价分歧是如

此之大，直到2006年2月，一手主持了此项改革的前广西招生

考试院常务副院长唐佐明，还在专业杂志《湖北招生考试》

中发表论文，论述它的成功和亮点。 我们试图就此次富有戏

剧性的改革试验的动因、论证经过、决策背景、试验效果进

行采访。相关人士却都不愿谈及。随着今年4月唐佐明患病去

世，一段距今并不遥远的试验真相，很可能湮没无闻。 这也

是很多高考研究学者遭遇的困境。为什么这样改，怎么论证

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几位专以高考改革为研究方向的学

者，都表示，信息公开不够，一些高考改革措施的由来、决

策经过，都无从考察。 尤其是那些从终点回到原点的改革尝

试，因为被认为“失败”，有关人士更加讳莫如深。虽然，

往往更具价值的，是这些关于“失败”的总结。 唐佐明在论

文中稍稍提及了一点广西二次高考的论证经过。他说，

从2000年起，广西曾派出4个调研组，先后召开有大中学教师

、中学生、家长和教研人员参加的座谈会31次，与会者600余



人。 据此，二次高考方案应该是在相当的民意基础上出台的

。 但是，参加了考前专题研讨会的南宁市某中学校长李运芳

（应要求化名）却表示，“其实，中学校长们大多不赞成这

样的改革”。 这不免让人怀疑此项改革决策过程中，有多少

来自行政的推力。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二次高考遭遇中学和

大学的共同抵制。 “一次高考足以分出高下，二次高考真是

折腾人啊。”李运芳认为，每次高考对学生的心理、身体都

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一次高考就已经接近极限，还要再来一

次，十几岁的孩子不堪重负。而考完本科，老师还要继续辅

导参加第二次考试的学生，是双倍压力。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

院张耀萍博士则从高校的角度分析了二次高考不顺利的另一

个原因，“学校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从学生角度，

谁不想先试本科呢。分层考试，堵住了部分专科院校“捡漏

”到一些高分考生的可能性。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博弈。而

高考改革的每一步，因为涉及学生、家长、中学、大学，几

乎扯动社会神经末梢的每个家庭，而更具风险性。能不能兼

顾多方利益的最大值，可能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机会。 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李立峰博士作高考科目改革研究。一直让他“

很奇怪”的是，虽然说到底，高考是为高校选拔人才，但高

校反而不那么注重高考科目改革。中学更关心科目改革对教

学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博弈的结果，是动力更强的中学在主

导高考科目的改革。 2004年铺开的分省命题，就因为除了命

题权变了，在各省的招生计划没变，不影响考生上学机会，

原有利益格局不变，而推行顺利。 前广西招生考试院院长杨

伟嘉在解释二次高考的政策调整时曾表示，每次对高考政策

的调整，都是由目前全国高考改革的形势和广西广大考生及



有关部门的愿望和呼声促成的。 在二次高考的废除中，广西

的政协委员，也确实显示了力量。 这是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

层对高考改革施加影响的案例之一。这种影响力，正在越来

越多地体现在各种、各地的高考改革试验中。 学界普遍认可

，1999年起，高考改革试验进入频密期。南方某省，高考形

式5年4变，各具地方特色的求新求异，如杂花生树，缤纷满

目。 许多试验，就是由民间呼声构成的社会大众的力量在推

动。正向的推动足够多，带来的问题则是，“呼声”常常只

代表某一个利益阶层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

虑，在“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

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

，悄无声息结束。 广西的二次高考，和北京、安徽等地流产

的春季高考，都在系统性配套上，栽了跟头。2002年高考方

案中，广西本科的X科目设置了12个科目组，和全国其他地区

差异极大，以至于高校自己都闹不清楚，设置选考科目有相

当大的随意性；春考，面对的，也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未做

好配套准备，对增加一次招生带来的学籍管理、教学和学生

管理、就业等问题未能很好解决的现实。 全社会急切地想找

出一种更好的更公平更科学更完备的高考方案，导致了频度

过密的实验，也影响了改革的连贯性和效果的持续性。 一线

的中学校长李运芳就呼吁，教育是有传承性的，“不要动不

动就创新”。 2007年两会，已有代表委员提出，高考重大改

革，应该提前3年公布，不能让考生和家长无所适从。 复旦

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分析说，人们对高考的期待，有复杂化趋

势。既要检验中学教学，又要为大学选材，一种制度满足不

同功用，就要不断补充，结果会越来越纠结成团。 很多看上



去是高考的问题，实际并不在于高考，也无法通过高考改革

解决。 刘海峰表示，想通过减少高考科目，来减轻中学生负

担是不可能的。如同七项全能和跑单项百米的运动员，都会

以体力的极限一搏。 杨学为表达了相近的意思，高考压力的

根源在竞争，竞争的根源在巨大的社会差别，高考改革解决

不了减负问题。 高考改革，不是考试本身，甚至也不只是教

育问题，而是社会改革的系统工程中的一环。 当中国高考改

革走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阶段时，对改革的目标和方位，进

行清晰的定位，也许是当下最需要做的事。 对国家和考生来

说，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标和路径对位的改革，而不是为

了改而改。 （记者 周 甘冰 原春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